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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各种网络中。我们定期检查电子邮件，在各处拨打移动电话，刷卡乘坐交通

工具，使用信用卡购买商品。在公共场所，可能有监视器来监控我们的行为，在医院，我们

的医疗记录以数字形式被保存。我们也很可能写博客给大家看，通过在线社会网络来维护友

谊。以上的种种事情都留下了我们的数字脚印，这些踪迹汇聚起来就成为一幅复杂的个人和

集体行为图景，同时这些踪迹也有可能改变我们对人生、组织和社会的理解。 

虽然收集和分析海量数据的能力已经改变了一些领域如生物学、物理学等，但是数据驱

动的“计算社会学”研究却进展缓慢。尽管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上的重要期刊都很少

关注这一领域，但计算社会学在国际公司如 Google、Yahoo 以及政府部门美国安全局已经开

始被研究。计算社会学要么是私人公司和政府部门的专有研究领域；要么虽然某些有特权的

研究者使用私有数据发表论文，但这些数据却无法被其他人评价和复制。上述的场景毫无疑

问都无助于公众在知识积累、验证和分发上的长期利益。 

基于一个开放的学术环境，计算社会学的价值在哪里？能够增强社会对个人和集体行为

的理解吗？什么是计算社会学发展的障碍呢？ 

到目前为止，有关人类关系方面的研究主要依赖一次性的、自己报告的数据。新的科技，

像视频监控（1），电子邮件和“智能”姓名标记这些手段不仅提供了随着时间发展，在不同

时刻的交互关系，而且提供了结构和内容两方面关系信息。例如，团体中的交互关系可以使

用电子邮件数据来研究，有关人们交流随时间变化的动态特性等问题也可以被考察：像工作

团体是已经稳定下来很少变化，还是他们关系随着时间发生剧烈变化（2）？什么样的交互

模式对应着多产的团体和个人（3）？面对面的团体交流能够通过“社会测量法”来评定，

而电子设备能够被人戴着从而时刻捕捉人们在物理上的亲密关系、位置、移动以及其他各种

个体行为和集体交互等。这些数据有助于解决很多有趣的问题，比如在一个组织内部的亲近

关系和交流模式，以及具有杰出表现的个人或集体的信息流模式等（4）。 

我们也能够了解社会的“宏观”社会网络信息（5），以及它怎么随着时间进行演化。电

话公司拥有数年间他们客户之间通话模式的记录，电子商务门户网站像 Google、Yahoo 等拥

有客户相互交流的即时信息数据。这些数据能够描绘社会通信模式的复杂图景吗？这些交互

活动中的哪些方式会影响经济生产力或公共健康？不管怎么样，现在追踪人类活动已经变得

很简单了（6）。移动电话提供了一种大规模长时间追踪人们移动和物理上是否亲密的方法

（7）。这些数据或许会提供有用的流行病学方面的见识：比如一个病原体，像感冒病毒是如

何通过物理上的相互接触而在人群中传播的。 

互联网提供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途径来理解人正在说什么以及人们是怎么连接到一起的

（8）。例如，在这个刚过去的政治季节中，只要跟踪一下论点、谣言、政治观点以及其他线

索在博客空间的传播（9），以及个人在互联网上的“网上冲浪”行为（10），每一个选民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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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关心什么东西就很清楚了。虚拟世界能自然而然地完全记录每一个人的行为，这也为研究

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很多实验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做和也不被接受的（11）。相似的，社会网

络在线站点提供了独特的途径去理解一个人在网络中的地位对整个组织的影响，从他们的感

受到他们情绪和健康（12）。自然语言处理已经开始不断增强组织和分析互联网以及其他来

源的大量文本材料的能力（13）。 

简短地说，计算社会学正在像杠杆一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不断增强我们收集和分析数据

的宽度、深度和广度。然而，不容易克服的障碍却影响着这一进程。目前存在的方法不能处

理数以兆计的时刻变化的整个人类个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和位置。例如，目前存在的社会网络

理论是往往是通过几十个人的一次“快照”得到的数据建立起来的，它怎么能告诉我们有关

百万计人口的各种信息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信息包含这些人的位置、商业交易和日常交流

等数据。这些大量涌现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交互的数据能够定量地提供有关人类集体行为的新

观点，但是目前我们的研究框架却无法处理这些数据。 

 

从博客空间得到的数据。上图显示的是政治博客社团之间的链接结构（从 2004 年开始）。

红色线代表保守派博客，蓝色线代表自由派博客；橙色线代表自由派连向保守派，紫色线

表示保守派连向自由派。每个博客的大小反映了其他博客连向它的数量。【经过计算机械协

会允许从文献 8 中重画得到】 

也有一些制度上的障碍来阻止计算社会学前进。从途径上看，物理和生物学上探索的问

题更适应观察和干涉。在发现的过程中，夸克和细胞都不介意我们揭开他们的秘密，也不抗

拒我们改变他们的环境。对于基础结构来讲，社会学和计算社会学之间的鸿沟要比生物学和

计算生物学之间要大得多，原因主要是计算社会学需要分布式监控，追踪允许以及编码等。

这些在社会学中几乎都没有资源可以利用，甚至从物理距离和管理形式上来看，社会学系和

工程或计算学系之间的差异要比其他科学之间大得多。 

可能最痛苦的挑战是如何保证数据可以获取而又很好保护个人隐私。很多数据都是有所



有权的（如移动电话数据和商业交易信息等）。由 AOL 公司公开它的很多客户“匿名化”搜

索记录所造成的大混乱突出了个人或公司通过私人公司分享私人数据的潜在风险（14）。在

工业界和学术界之间合作和数据共享的鲁棒模型是必需的，从而来促进研究、保护个人隐私

以及为公司提供保护。更一般的讲，恰到好处的处理隐私问题是最基本的。最近美国国家研

究委员会有关地理信息系统的报告就特别指出，他们可能会经常性的去掉个人外形特征，并

且会仔细地匿名化数据（15）。去年，美国国家健康局和 The Wellcome Trust 突然去掉了一

些基因数据库的在线获取功能（16）。这些数据看起来已经匿名化了，仅仅报告了某些基因

标记者的总体频率。然而研究表明，在统计上，如果利用数据库中所有个体的全部数据，还

是有可能重新确认个体身份的（17）。 

因为一条个别的违背保护隐私的小事故就会导致扼杀新生的计算社会学的制度和法律

条文产生，所以自我调整的与手续、技术和规则都相关的制度必须要建立起来，从而降低风

险，保护潜在的研究。作为自我调整制度的基石，美国机构审查委员会（IRBs）必须增强他

们的科技知识来理解入侵和伤害个人的潜在因素，因为新的可能性已经无法用他们当前有关

伤害的范例来判断了。很多 IRBs 的人员很难来评估复杂数据被去匿名化的可能性。而且，

IRBs 可能需要检查一下是否有必要建立一个专注于保护数据安全的机构。目前，已有的数

据在许多组织中传播，这些机构对于数据安全的理解和处理手段是参差不齐的。研究者必须

在保留数据做研究的同时开发技术来保护个人隐私。同时，这些系统反过来可能也有助于对

于工业界保护客户隐私和数据安全（18）。 

最后，计算社会学的发展和其他新兴交叉学科也息息相关（像可持续性发展科学），这

就需要发展一个方式来培养新的学者。决定教授职权的委员会和编辑部需要理解和奖赏跨学

科发表的努力。最初地，计算社会学需要拥有社会学家和计算学家一起努力。长期地看，这

个问题将取决于学术界决定是否应该培养计算社会学学家，或者计量文献社会学家和社会文

献计量学家的团队。认知科学的出现为计算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认知科学

涉及的领域包括生物学、哲学和计算科学。它已经吸引了大量资源的投入来创建一个共同领

域，而且为过去一代的公共货物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认为计算社会学具有相似的潜力、值

得相似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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